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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可能有問題
當大家很開心去完旅行，買了很多戰
利品回港的時候，你有可能不知道，一

些行李上被貼上紅色貼紙的原因。
最近看了一個網上冷知識的頻道，原來很多人都不知
道，為什麼我們的行李箱會有個紅色貼紙。因為當我們從
外地回港的時候，你的行李給航空公司託運之後，便會經
過一連串的安檢。機場內其實有很多非常厲害的機器，行
李內有什麼東西，例如可能你可能買了一些違禁品或是需
要報海關的免稅品過了限額，經這部機器一掃便可以看得
一清二楚。像有些人可能買了10瓶酒，而香港海關的免
稅額，18歲以上人士只可以攜帶一支30%酒精及容量1公
升的酒，超出限額就需要行紅色通道補繳稅款。
當然有一些被檢查的行李未必是因為某種原因而成為目
標，只可能因為你的戰利品數量及形狀在掃描行李的時候
覺得奇怪，例如你買了一定數量的某品牌朱古力，當掃描
行李的時候發現，行李箱內為什麼會有同樣形狀的東西整
齊排列，海關人員便需要打開看看是什麼，以免旅客帶了
些違禁品入境或是一些未完稅的產品。
其實每一個地方需要被檢查行李的標記也有不同，我不

是說香港一定是貼上紅色貼紙，只不過這是一些網上專家
提醒旅客或告知我們會有這種情況出現而已。這些都只是
告訴大家，要做一個守法的人，不要抱着僥倖的心態想着
去逃稅或帶一些違禁品入境。
其實不同國家也會有自己一套的檢查行李方法。據說，

印度方面，他們會用粉筆字寫在行李表面，某些英文字更
代表這件行李是高度危險，海關必須慎重檢查便是。
但你要記住，如果真的發現行李箱有紅色貼紙，不要試
圖把它去掉，好好接受海關人員進行行李深入檢查便是。
這些行李箱冷知識很有趣，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又到了年底，很多人都會出埠旅遊，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做犯法的事情。

《亦舞之城》談中年人戀
不知從何時開始，但

凡是秦嵐的劇，我是必
看的，最近她的新劇《亦舞之城》上
架，自然也吸引到我的注意，大家都說這
是一套描述中年人的愛情故事劇，我也
想從這個角度探討這套劇的一些觀點。
《亦舞之城》刻意跳出青春偶像劇的
浪漫框框，全面探索中年人的複雜情
感，不再只是青春戀曲的延續，而是背
負着家庭責任、社會期待與個人歷史的
倫理抉擇。馮睿（鍾漢良飾）與譚思婷
（秦嵐飾）長達12年的分離，根源於家
族以「維護利益」為名編作的謊言。當
真相大白，兩人要面臨的不僅是情感重
建，更是對昔日錯誤的倫理清算。馮睿
取消婚約的決定，看似是對過往虧欠的
補償，但同時構成對現任伴侶的傷害。
中年情感的選擇往往伴隨倫理代價，沒
有完美方案，唯有在多重約束中尋求相
對合理的做法。
與青春期不顧一切的熱戀顯然有所不
同，中年人的情感往往受制於社會角色
與現實責任。二人重逢後，儘管雙方都
想破鏡重圓，卻必須優先處理家族矛
盾、子女教養、事業危機等現實課題。
愛情在責任排次中被重新排序，在責任
必須承擔的情況下，無法不作出克制情
感的選擇。
當然馮睿最終選擇譚思婷，這根回頭
草並非單純的懷念初戀，而是反映中年
階段的情感需求轉變，有人提出這是從
尋求「生活合作者」轉向渴望「精神共
生者」。歷史記憶與創傷經驗把兩人重
新結合，並且構成了難以替代的深刻連
結。中年情感的內核，已從浪漫激情演

化為理解與共同承擔的深度契合。故事
結局，主角選擇離開充滿傷痛記憶的環
境，而非沉溺於是非對錯的爭執，體現
了中年人的處世智慧。
鍾漢良與秦嵐在《亦舞之城》之前已
有過合作經歷，兩人曾在綜藝節目《漫
遊記》中搭檔，當時就因默契互動被觀
眾稱為「氣場契合」。在《漫遊記》
中，兩人旅行時自然流露的互動已展現
出十分合拍，為這次劇集合作奠定基
礎。秦嵐活潑的性格與劇中憂鬱的芭蕾
舞者雖然有點反差，但幸好鍾漢良延續
了其沉穩特質，這種互補便強化了CP
張力。
鍾漢良1974年11月30日出生於中國香
港，是影視歌三棲藝人。1993年出道，
以《少年五虎》嶄露頭角，1995年發行
首張專輯《OREA》後走紅。主演《何以
笙簫默》《來不及說我愛你》等熱劇，
獲金鷹獎「觀眾喜愛港澳台演員獎」。
這次參演《亦舞之城》展現出成熟演
技，他絕對是在內地成功發展的香港演員
案例。

兩周前寫完稿呈交
時，編輯問可否改改題

目中含「喜見」兩字？初時奇怪，後來
才知香港發生了自1948年以來最嚴重的
火災，場面震撼世界。接着是微信賬號
不斷收到內地朋友們問平安和道祝福的
信息。本次執筆時死亡人數已達 160
人，尚有6人失蹤，全城哀悼。
政府有關機構已迅速展開救援行動和
善後工作，包括迅速發放應急錢等。在
此患難時刻，社會各界也踴躍襄助，許
多市民主動前往協助、捐送物資，展現
了守望相助的可貴情操，場面同樣令人
動容。尤其看到不少內地企業、影視明
星慷慨解囊，民間發動小額捐款等，盡
顯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
傳統美德。
一場火災照出問題，也照出真情。兩

周過去了，失去親人的傷痛、重傷患者
的治療、社會哀慟的情緒，也有所緩
和。然而，剎那間一無所有造成的陰
影，以及嚴重燒傷留下的疤痕，恐怕不
是短期能療癒的。政府在調查肇因、
追責問罪之餘，也應進一步考慮部分
重傷者在漫長的康復過程中所承受的從
生理到心理的壓力，以及今後面對的生
活困境。
我想起1986年10月8日葵涌馬可硝皮
廠化學藥品爆炸引起的那一場災難，

24人嚴重燒傷，其中17人極度危殆，
最後14人死亡。事件同樣轟動全港。
我在兩年後的1988年跟進訪問了3位
危殆倖存者。常言道：「大難不死，必
有後福。」兩年過去了，年輕的我天真
地以為，死裏逃生的3人會以笑臉迎接
我們。但是，我錯了。
烈日當空，當我們第一次在他們常
去的南葵涌賽馬會分科診療所會面
時，彼時燒傷面積達八成的23歲青年
阿庚是戴着口罩來的。坐下之後，除去
口罩，雖然期間植過3次皮，但他的皮
膚表層仍然紅白相間，部分肌肉更凹凸
不平，樣貌令不忍卒睹。
接着，我們又約見了同樣23歲的阿泰
和身為三孩之父的祖良。兩人身上的疤
痕一樣嚴重，而且，他們承受的還不只
是表面有礙雅觀而被人歧視，還有皮膚
長期痕癢、眼睛受不了光線照射等後遺
症困擾，尤其在天氣炎熱時。同時，按
當時法例，在兩年的工傷賠償期（獲發
三分二薪金）屆滿時，更要面對生計問
題──因為康復情況尚未達到可以正常
工作的程度，感到前路茫茫。
所謂「逝者已矣，生者如斯」，活着

的人和倖存者應該開開心心度過每一
天。隨着時間推移，絕大部分的人也會
逐漸淡忘。但那些深埋在記憶深處的傷
痕，仍需時間來癒合。

關注重傷倖存者

童年歲月「鐵樹
開花」異常稀罕。

首先村中擁有鐵樹的家庭甚稀，印
象中頂多三兩家，更以長者清靜戶為
主。跟今天土種不一樣，而是粗壯樹
幹（直徑 3—40 公分，高 2—30 公
分），養在水中，珍而重之置於精選
瓷缸，靜待發芽。
自樹皮爆發的葉芽，已讓訪客專

心細觀。待綠葉豐碩，期待開花的
心情，幾近著名詩人、學者胡適先
生於1921年寫下的詩詞《希望》。
此詩後來由陳賢德及張弼兩位先生
譜曲，名為《蘭花草》，自民國時
期成為歷久不衰的校園民歌，一直
唱至筆者童年的校園，隨後成不少
歌手灌錄的名曲。

我從山中來 帶着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 希望花開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時過
蘭花卻依然 苞也無一個
落筆撰稿，數十年未唱過，一

邊唱着一邊打字，「考試」結果
竟然 90%準確。
當年長輩家中，望着已發葉

的鐵樹，期待「鐵樹開花」降
臨，但印象中，當年從未看過。
部分弟兄從不同求學地點回

家後，母親取得鐵樹幼枝植於
花盆，置陽光充沛空間，澆
水、適量施肥。過數載二弟娶

妻，樹幹亦漸粗壯。
那年1月初，長侄誕生，家族為新

生代的到來歡欣喜悅，鐵樹終於迎來
開花，一整串花球有序繫於花枝，不
只一枝而是一樹數枝，母親立即拿出
紅絲帶，綁在樹幹上，平添幾分喜氣
洋洋。再過幾年，母親、姐弟們定居
海外，今已發展至侄孫及孫女一輩的
出現。老家門外橫巷花草種植間，自
海外回流的幼弟在另一所百年老屋家
門前，同植鐵樹。每介年底或農曆年
前後，大自然賜予鐵樹開花。按母親
老例，繼續在含苞待放鐵樹枝椏，繫
上紅色絲帶。
入秋時分，幼弟為他家的鐵樹換了
更寬更大的花盆，將新泥混舊泥且施

肥，他屋周邊空間
較大，陽光充沛，
花木更加茂盛。兩星
期前鐵樹開出花
芽，數天前陽光普
照，鐵樹開花。前
晚夜歸途經，發覺
鐵樹的花在夜間開
得燦爛無比，陣陣
花香在夜空中無邊
浮盪，那香味清爽
濃艷並存，終於感
受「鐵樹開花」花
朵形態及不比平常
花香的喜悅。

鐵樹花開夜空吐香
我和羅點點的第
二次交集是 1969

年。火車把我們這些不到18歲的學
生帶離北京，分散到山西、陝西、
雲南等地落戶做農民，我的一部分
同學選擇了黃土高原，來到陝西省
延安地區，和我同車同天到達的，
就有羅點點和她的姐姐羅朵朵，及
鄧小平的女兒鄧榕、鄧拓的女兒鄧
小虹和她的弟弟，我們被分配到延
長縣的一個公社，分散到一個個小
村落，在那裏落戶。
延河蜿蜒在黃土高原，沖刷出一道
道寬窄山溝，村莊就散落在這一道道
山溝裏，叫什麼灣、什麼溝、什麼
口、什麼川，我和一對同學姐妹所在
的村落河吉坪，和羅點點與她姐姐及
鄧榕所在的楊家灣，相隔不遠。鄉
民對北京來的學生不是很歡迎，覺得
不會幹活，還會分薄他們的糧食，但
陝北鄉民心地善良，對我們很友善，
如果他們知道羅點點、鄧榕她們的
父親是哪一個，那就不一般了。
安頓下來開始上山「受苦」，這是
陝北鄉民對勞動的稱呼。陝北很少
平地，「受苦」先要走山路，在坡地上
種下種子，就靠天吃飯了，秋日收成很
少，又要從山上背下來。糧少地薄，
生活就更艱難，我們幾乎很少吃飽
過，全靠年輕心氣高，並不覺得苦。
1970年，北京派來一批幹部，統

稱北京幹部，到延安地區管理北京
知識青年。他們對學生的家庭和身
份很清楚，認為「黑幫子女」聚在一
起，不利於思想改造，尤其是羅、
鄧的女兒在一起，於是決定要把她們
分散開。北京幹部找到我們3個女
生，說想把羅點點和她姐姐分派到
我們的村裏來，問我們的想法，我們
不反對，只是覺得我們雖然不是「黑
五類」，但是我的父親和全家在香
港，有海外關係，兩姐妹的父親是一
級教師、是學術權威，和羅點點她們
加在一起，會有利思想改造嗎？北京
幹部想想確是有點道理。他們把在楊
家灣與羅點點、羅朵朵一起插隊的
鄧榕，調往了一個叫富縣的地方，
富縣並不富，只是盼望「富」，要
把鄧拓的女兒鄧小虹和她弟弟分開，
調到不同的村落，兩姐弟聽到消息，
唯一的方法就是立即上路回北京。那
時候知青回到北京也不能久住，3個
月後兩姐弟回到村裏，沒人再提這
事，算是躲過了。
1973年對羅點點爸爸羅瑞卿的監
禁解除，她離開了陝北，1975年她
進入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鄧小虹也讀
了醫科，最終圓了上學夢。之後羅點
點、鄧小虹都成為出色醫生。羅點點
還寫了不少回憶文章。羅點點走了，
走得很突然，但她的文章文字會永遠
留在人世間，講述她的故事。

第二次交集

林尚武（Sam）是一名
多才多藝的戲劇工作者。

他早在1978年已是全港首批十名全職舞台
演員之一，1990年獲香港藝術家年獎（戲
劇），亦曾獲獎學金到紐約觀摩戲劇。他
不但是一名出色的舞台、電視和電影演
員，亦是舞台導演、編劇、作曲、填詞、
監督、戲劇導師、戲劇教育行政人員、劇
團創辦人等，為香港劇壇貢獻良多。除此
之外，他更熱愛研究對聯、詩作、正音正
讀、音律等中國文化。人人說他氣質儒
雅，大概就是由他的愛好培養出來的。
這麼一位舞台明星卻全無架子，更無私

心。只要有人向他討教，他必定傾囊相
授。一次，一位藝人需要教授年輕人演
戲，向他請教法門。他竟然把珍藏多年、
記錄自己教學心得的教材贈予對方。我與
Sam熟絡也是因為當我編撰一本戲劇刊物
向他請教時，他視為己任地詳細回答我的
問題並提供資料，令我非常感激。

此後20多年，我們交往從無間斷。他4
次搬家，我均曾拜訪。過去十多年，我每
年邀請一些朋友來我家吃飯，Sam是座上
客之一。後來他因吞嚥問題不能吃固體食
物，但仍然帶着他的餬類食物來我家參
與。直至最近三四年他的健康變差，才告
別這個聚會。
我和Sam之間有很多共同回憶，他亦有
很多心底話與我分享。我的手提電話內記
錄着與他的無數文字通訊。我每次收到他
的訊息，知道他安好便安心。在他生命的
最後一段日子，他在醫院內沒有電腦可
用，只能給我口訊，我有時甚至每天收到
十多個口訊。可是他說話不清晰，我無法
明白他的意思，令我不知所措，更多次問
林太太會否知道Sam在說什麼。我最後收
到他的口訊是他離世前4天，我至今仍不
敢聽那個口訊。
12月4日，我出席Sam的喪禮。靈堂播
映着Sam在不同劇目的劇照。他曾扮演多

個經典舞台劇角色，可惜Sam很早轉到電
視台工作，所以我近乎沒有機會一睹他在
舞台上的風采。明明摯友是一名劇壇人人
推崇的明星，我卻只能聽他憶述他的演出
而不是親眼目睹，真是我的遺憾。
我對Sam一個月來的懷念在我慰問和

擁抱林太太時再也控制不來，失聲痛
哭。待得冷靜下來後，看到他的遺容
時，我再掩面痛哭，非常不捨這位摯友。
翌日，我送Sam到火葬場，大家一起圍着
他的棺木，看着它緩緩往地底沉下，無
法，不得不與Sam永別。Sam，我知道你
有一個很大的遺憾，就是自你19歲離開
越南後便再沒有與母親見面。現在你終
於可以在天上與你最敬愛的母親重聚，
不用再牽掛了。
每年12月，我都送Sam月曆，說「送

福」給他。今年，我曾在他頭七到他家陪
伴林太太，亦會在尾七那天再到他的家中
拜祭，並繼續我送福的傳統予林太太。

難捨摯友林尚武（之二）

旮旯的野
鎮駐地，一眼望過去，除了花
壇，是看不到土的。
路是柏油路、水泥路，那些柏油
和水泥鋪得很到位，把邊邊角角都
蓋嚴了。鎮駐地幾個村裏的街道也
與鄉下的農村不同，見不到露土的
地方，當然也沒有野生的草木。
沒土，不代表沒有綠色。花壇裏
的草兒們是綠的，路旁的行道樹也
是綠的。有了綠的點綴，配上花的
綻放，被水泥、柏油、鋼鐵佔領的
小鎮，好像也不太缺生命的氣息。
來來往往的車輛，來來往往的人
流，把鋼筋水泥的建築，攪動得活
泛起來，不顯那麼呆板了。
城鎮裏，沒有鄉下農村的泥土氣
息，沒有那裏的生機盎然。這或許
很遺憾。可相較於鄉下農村，城鎮
的街道是整潔的，更寬敞也更平
坦。即便陰雨天，也不會出現泥巴
乎乎的髒兮兮的路面，更沒有因長
期碾軋而形成的積水的坑坑窪窪。
若非比較，不必厚此薄彼或厚彼薄
此，朝大處看，鄉下與城鎮，各有
各的不足，也各有各的好。
我在農村出生在農村長大，從小
被父母灌輸的，是離開農村去城
市。從小學到大學，離農村愈來愈
遠。在省城濟南讀了幾年書，畢業
後漂泊了一陣子，終又回到平邑，
在小鎮上謀職生活。這樣的地方，
離城市不遠，離農村也不遠。生活
得久了，感覺這個鎮駐地附近，雖
然有幾個村莊，與真正的鄉下農村
比，還是很不一樣。
不驅車跑出一陣子，周邊是見不
到野花野草的。鎮駐地的這些村，
樓房林立。即使住四合院和平房的
那些，家裏家外也都「城鎮化」
了。他們大多不種地，都是到近處
的企事業單位上班過活。也有的不

上班，自己開個店舖，一樣養家。
那天，我去進展村委辦事。站在
門口朝西看，突然看到一棵高出院
牆一兩米的棗樹。湊近了看，瞅了
半天也沒確定是棗樹還是野生的酸
棗。那棵帶刺的樹上，稀疏地結了
些圓溜溜的棗子。棗子跟小朋友玩
的玻璃球那般大，像是大一號的酸
棗，又像是小一號的大棗。它的旁
邊，長了幾棵臭椿。近處的牆頭
上，耷拉下來幾根枸杞枝條。酸棗
樹還是大棗樹，一時辨別不清楚，
看長勢，臭椿和枸杞一定是野生
的。它們是在宅院東側的夾道子長
出來的。那個夾道子，算是宅院的
犄角旮旯處，很窄很亂難堪大用，
一看就是個被長久閒置沒人打理的
所在。那些臭椿、枸杞和棗，可能
是被無意間丟棄或風吹來或鳥銜來
的種子遇土萌發的。若是主人家刻
意栽種的，不會那麼雜亂和無序。
既然是野生的，又能長起來，就
代表這個地方，還有鄉下農村的那
種「基因」在。此外還表明，野生
植物，適應性和生命力確實強。它
們的成活，可能只是需要一點點土
和一點點雨水。即便無人打理，只
要不刻意破壞，依然可以長大。
我沒正兒八經種過莊稼，也沒正
兒八經管理過果樹，但從小就接觸
過。父親種莊稼種菜時，父親管理
果樹時，我多次參與過。只不過，
沒有系統地從栽種到採收全程參
與。農村老家那邊的果樹和莊稼，
有些的生命力也很強，與野草雜樹
比，還是遜色不少。
有高牆擋住，我不知道那個宅院
的夾道子裏有多少土。從周邊情況
判斷，那個夾道子多半是用水泥鋪
上的。可能有些裂縫，或者有些雨
水沖刷聚集的淤泥，讓那些枸杞、

臭椿和棗樹扎根長大。當然，也可
能因那個夾道子實在沒有可用之
處，主人家當初嫌浪費，沒捨得鋪
水泥。即便如此，那個地方的土，
也不可能多深多肥沃。臭椿、枸
杞、酸棗或棗樹，在鄉下農村，都
很常見。我在進展村的一處宅院外
看到它們後所以興奮，倒不是因為
它們多稀罕或名貴，也不是因為它
們的生命力多頑強，最主要的原因
還是在於在鎮駐地村的院落中瞥
見，有些意外，出乎預料。
那棵或幾棵結了圓溜溜果實的

樹，若是棗樹，還好些。若是酸棗
樹，就更值得興奮。腦海中，酸棗樹
是長在山區農村的。只有在那種偏遠
的山村，說得更準確些，只有在那種
偏遠山村的山上嶺上，才比較常見。
若非刻意，山村的大多數宅院中，一
般也不可能長出野生酸棗樹的。在
宅院中，能長到三四米高並能結出
又大又圓酸棗的酸棗樹，更是少見。
進展村的那處宅院，位置不偏，甚至
應該算是鎮駐地的中間區域，偏偏
就從牆頭上高出了幾枝結了棗子的
樹。因為單看那些果實不好分辨，
一時沒法說是野酸棗樹還是大棗
樹。就算是無人打理的大棗樹，枝
枝丫丫的，也長得有些野性了。能
這麼活着，挺不簡單。
在到處鋼筋水泥的鎮駐地村，在
宅院的犄角旮旯處，見到幾棵長勢
隨意的樹，心中是興奮的。這種興
奮裏，摻雜了諸多情愫，有詫異、
震撼、肯定，也有啟迪和希望。
城和村，有不同，有距離，但卻不
是對立的。許多東西，多看看，多想
想，幾番嘗試再嘗試，互補互通互
融，絕不只虛夢一場。進展村溢出院
牆的那幾根帶刺枝條上，棗子們圓溜
溜的，大的小的，正野野地長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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